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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安全保障机制重建是战后伊拉克安全重建的主要内

容,涉及“安全力量”和“安全部门”两个维度。 其中,“安全力量”包括

以军队、警察为核心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具有准官方性质的库尔德

“自由斗士”、“人民动员组织”等武装团体;“安全部门”由国防部、内政

部、国家情报局、反恐局三大官方机构,以及“自由斗士”事务部、阿萨伊

什安全局等准官方机构组成。 在安全保障机制重建过程中,伊拉克政

府内部分化、美国强势干预与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对伊拉克“安全力量”
与“安全部门”重组与整合构成严峻考验。 伊拉克是“一带一路”沿线关

键节点,选择以国家安全保障机制作为分析视角,厘清伊拉克“安全力

量”和“安全部门”重建历程及其面临的挑战,对维护中国在伊拉克投资

安全和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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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国家安全建设举步维艰。 关于伊拉克的国家安全问

题,学界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视角:一是针对美国入侵与在伊拉克强推西方民

主制度的批判与反思。 自美军占领伊拉克后,不少外国学者提出,在伊拉克实行

“民主的、高度联邦化的政府”将带来政府权威弱化、社会群体分裂、区域大国干

预和国内激进势力抬头等潜在安全挑战。① 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在瓦解萨达

姆政府原有的安全体系后,未能有效承担起重建伊拉克军队、警察系统的重任,

最终导致伊拉克出现较大安全真空,为此后持续至今的动荡局势埋下隐患。② 二

是分析恐怖主义对伊拉克国家安全的挑战。 此类研究通常以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间的恐怖活动为主要分析对象,涉及“伊斯兰国”组织的

缘起、现状及影响等。 诸多学者认为,美国的入侵与干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

盾加剧、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与伊拉克中央政府间的对立,构成“伊斯兰国”组织兴

起的条件。③ 恐怖主义残余势力至今仍活跃在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地带,对伊国

家安全构成挑战。 三是强调地缘政治环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此类研究将伊拉

克与邻国及域外大国的外交互动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外部因素对伊拉克国家

安全格局的塑造作用。 例如,有报告指出,伊拉克北部经常遭受土耳其的军事入

侵,这对区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④ 四是关注伊拉克非传统安全的研究。 近年

来,国内外学界对伊拉克水安全、粮食安全与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日益

增多。 有学者指出,“伊拉克大多数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官方网站安全性极低,网

络空间频繁遭受黑客渗透” ⑤。

上述研究虽侧重伊拉克国家安全的不同方面,但既有文献对伊拉克军队、

警察等“安全力量”以及国防、内政等“安全部门”的探讨仍有待深入。 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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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国家安全保障机制”这一概念出发,系统梳理对伊拉克战后安全重建

的具体过程。 国家安全保障机制在一国的国家安全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其根本作用在于防范、消除和打击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内外因素。 有效

的安全保障机制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从内容构成来

看,有学者将国家安全保障机制划分为硬件型机制与软件型机制两大类。 其

中,硬件型机制主要是对军队、警察、情报、外交等组织机构的安排,软件型机

制通常涉及国家安全制度、法律法规与安全战略等。② “安全力量”与“安全部

门”的划分涵盖了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的双重面向,其演变贯穿伊拉克安全重建的

全过程。

基于上述定义,本文选择从“安全力量” (伊拉克军队、警察等武装团体)与

“安全部门”(国防部、内政部等)两个维度出发,对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安全保障

机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进而探讨政府内部分化、美国强势干预与地区局势持

续动荡等因素对伊“安全力量”与“安全部门”发展构成的持续挑战。

一、 战后伊拉克“安全力量”的重建

国家安全本质上是指一个国家不受内外各方面威胁危害的客观状态。③ 国

家的“安全力量”通常指维持国家安全的合法武装团体。 基于上述定义,伊拉克

的“ 安全力量” 可划分为三大组成部分, 即伊拉克安全部队 ( Iraqi
 

Security
 

Forces)、“人民动员组织”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与库尔德武装“自由斗

士”(Peshmerga)。

伊拉克安全部队是美国对战后伊拉克军事与执法力量的统称,具体包括作

为中坚力量的军队和警察,以及边境执法部、设施保护局等辅助性安全机构。 其

中,伊拉克军队即伊拉克武装部队承担着维护国家对外安全的职责,警察负责维

护国内秩序,两者在伊拉克战后的重组与整合是本文重点分析的对象。 边境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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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与设施保护局,则分别负责边境管控和基础设施保护等具体任务。 除伊拉

克安全部队外,“人民动员组织”、库尔德武装力量“自由斗士”是具有准官方地位

的军事实体,两者在官方层面皆属于“安全力量”的合法组成部分,但在现实中依

据各自利益和目标自主开展行动。

(一) 伊拉克军队的重建

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在美国防部的主导下,成立了具有过渡政府性质的联军

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以下简称“联军当局”)。 该机构全

面瓦解了萨达姆政权原有的军事体系,包括作为常规武装力量的陆、海、空三大

军种,以及共和国卫队等特种作战部队。 在完成对旧军队的清算后,联军当局随

即着手组建新军队。 在安全重建初期,联军当局与伊拉克临时政府的核心任务

是确定新军队的主要职能、组织结构与人员训练安排。

在职能定位上,伊拉克新军队的职能被严格限制在防范与应对外部安全威

胁领域,对内政的干预权被彻底剥离。 根据联军当局颁布的第 22 号行政法令,

伊拉克新军队的核心使命在于捍卫国家的军事安全,具体包括保卫国家领土完

整,对关键基础设施、通讯网络、后勤补给与本国民众安全提供必要的军事保护

等。① 为防止萨达姆旧部沦为维护个人权力工具的历史重演,联军当局还规定现

役军人不得加入伊拉克的任何政党、组织或协会,并禁止军人参与政治活动,从

制度层面切断了军队干涉国内政治的可能性。 根据 2005 年颁布的伊拉克宪法,

“军人不得干政”的原则被再次重申,并获得伊拉克各派的一致认同。 但这种内

外脱节的机制安排严重忽视了伊拉克的本土安全需求。 如在 2004 年,伊拉克警

察在纳杰夫、巴格达等地应对“马赫迪军”叛乱时迅速溃败,军队却因职能限制无

法及时介入。

在组织结构上,根据联军当局在 2003 年制定的初始方案,新组建的伊拉克军

队原计划由三个机动化师(共 9 个营)构成。 但不久后,联军当局又宣布将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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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 个营扩展至 27 个营①,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空军、海防部队(后发展为伊拉

克海军)等军种。 然而,由于各种限制,上述目标在重建初期进展缓慢。 出于特

定的政治考量,联军当局还刻意采取了“轻步兵”化的建制策略。 这使得重建后

的伊拉克军队以轻步兵为主,缺乏配套的重型装备与完善的后勤体系,作战能力

受到严重限制。 在重建初期,伊拉克空军与海军人数分别为 453 人与 582 人,几

乎不存在大规模作战能力。② 截至 2007 年,伊拉克空军甚至仅由一队直升机和

几架运输机组成,难以支持地面部队作战,后者在同叛乱分子的战斗中,极度依

赖美国的空中支援。 联军当局这种“既要用兵,又要防兵”的设计,旨在限制伊拉

克军队的跨境作战能力,遏制伊拉克国防实力的增长。③

在人员训练安排上,新军队的训练主要由“联军军事援助小组”(CMATT)指

挥官保罗·伊顿(Paul
 

Eaton)少将负责。 作为直接向联军当局负责的临时机构,

联军军事援助小组在军队人员招募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例如,原军队中的所有

准将及以上级别的军官因复兴党背景均被禁止参军;同时,军队的人员结构必须

符合 60%什叶派、20%逊尼派与 20%库尔德人的配额标准等。④ 由于国内原有的

军事学院被遣散,新军队的训练主要依托约旦一所士官学校与位于基尔库克的

“新兵训练学校”进行。 2004 年 3 月,联军当局将警察训练任务强行委派给负责

军事训练的联军军事援助小组。 然而,在当年 4 月费卢杰叛乱中,新成立的伊拉

克第二营全面溃败,无法有效应对国内危机,这从实战层面证实了伊军培训工作

的失败。 为整合训练资源和提高训练效果,该机构于 2004 年 6 月进行重大改组,

更名为 “ 伊拉克多国安全过渡司令部 ” ( Multi-National
 

Security
 

Transition
 

Command-Iraq,
 

MNSTC-I,以下简称“过渡司令部”),其主要职责是对军队与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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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进行统一训练。 过渡司令部建立后,伊拉克军队的规模呈阶梯式增长。 截至

2006 年末,伊拉克军队规模已增长至 13.8 万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总兵力增

长了近 30%。① 2009 年初,过渡司令部用于招募和训练伊拉克军队的资源稳步

增加,军队人数上升至 20 万。 该司令部还在伊拉克全国范围内新建军事基地,

为军队配备了更多基础装备。 在某种程度上,过渡司令部的建立为新军队走上

正轨奠定了基础。

(二) 警察系统的调整

伊拉克的警察系统成为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唯一被保留的“安全力量”,这与

被联军当局彻底解散的军队形成鲜明对比。 在伊警察系统重建初期,美国甚至

还呼吁辞职的警察重返岗位以维护国内社会秩序。 伊拉克警察系统的调整同样

围绕职能定位、组织结构安排与人员招募训练三个步骤展开。

重建初期,伊拉克警察的职能定位较为模糊。 一方面,美国政府希望在伊拉

克建立一支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符合西式民主标准的警察部队。 另一方面,美军

则认为,伊拉克战后局势迫切需要一支军事化的、能有效应对叛乱的警察力量,

以社区服务为导向的警务工作应被置于次要地位。② 最终,在美国国务院与司法

部主导下,警察部队的职能被定位在社区服务层面,其警务人员被称为地方警

察。 在西方国家,地方警察通常是为社区服务,而非为国家政权服务。③ 在美国

主导下,伊拉克警务人员的角色被设定为负责治安、执法、交通与刑事案件的社

区服务力量。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国内叛乱频发,大量接受社区警务培训的

伊拉克地方警察却被调遣至反叛乱作战中,这种职能错位直接导致警员伤亡率

激增。 据估计,2004 年至 2006 年,伊拉克国内约 4􀆯000 名警察被杀,8􀆯000 名警察

受伤。④ 为有效应对国内叛乱,伊拉克政府随即设置了一支职能介于军队与地方

·06·

①

②

③

④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easur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Iraq,
 

Washington
 

D. C.:
 

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June
 

2007,
 

p.
 

31,
 

https: / / apps. dtic. mil / sti / pdfs / ADA474-
988. 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8 月 9 日。

 

Robert
 

M.
 

Perito,
 

“The
 

Iraq
 

Federal
 

Police 
 

U. S.
 

Police
 

Building
 

under
 

Fire,”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11,
 

p.
 

3.
Afzal

 

Ashraf,
 

“ Iraqi
 

Police 
 

A
 

Hard
 

Place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27,
 

No.
 

2,
 

2021,
 

p.
 

9.

 

Mark
 

Sedra,
 

“ Security
 

Sector
 

Reform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Exposing
 

a
 

Concept
 

in
 

Crisis,”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
 

Development,
 

Vol.
 

3,
 

No.
 

2,
 

2007,
 

p.
 

14.



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的重建

警察之间武装力量,即“伊拉克联邦警察” ( Iraqi
 

Federal
 

Police)。 相较于负责社

区执法的地方警察,联邦警察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和更强的战斗力,其主要职责

是保卫政府免受叛乱分子与敌对民兵的袭击。 虽然地方警察与联邦警察在具体

的职能分工上存在差异,但两者的核心目标都是维护国内安全秩序。

在组织结构安排上,地方警察与联邦警察是伊拉克警察的两大核心力量。

其中,地方警察又划分为派出所警察、巡逻警察与交通警察等几种类型,这些警

力广泛分布于伊拉克全国 1􀆯200 多个地方警察局中。 由于地方警察难以有效应

对武装叛乱和恐怖袭击,美军又建立了一支 750 人的特种突击部队,其战斗力与

专业水平较地方警察更胜一筹。① 时任伊拉克内政部长法拉赫·纳基布(Falah
 

al-Naqib)在叛乱时期也招募了一支“警察突击队”,并指挥该突击队独立开展行

动。 2006 年 4 月,在过渡司令部的主导下,上述力量被整合为统一的“伊拉克国

家警察”( Iraq
 

National
 

Police),作为对地方警察的重要补充。 2009 年 8 月,在经

历了由美国主导的反教派主义、反腐败等正规化培训后,伊拉克国家警察再次更

名为“伊拉克联邦警察”。 由于两大警察力量负责的辖区与职责范围时常重叠,

地方警察通常需要与联邦警察共同开展工作。

在人员训练上,联军当局于 2003 年 12 月在约旦设立了国际警察培训中心,

用于承担伊拉克警察人员的招募和培训工作。 该中心成立后的一年内,约 32􀆯000

名年龄在 18~24 岁的伊拉克新警员接受了为期八周的培训。 其中,最早一批毕

业生于 2004 年 3 月正式服役。 截至 2005 年 10 月,已有 67􀆯500 名伊拉克警察在

该中心、巴格达的警察学院或其他地区学院接受培训②,培训工作由来自美、英等

国的军事官员共同负责。 国际警察培训中心与上述地区学院的培训项目主要聚

焦日常治安与民事执法能力,具有培训周期短、规模大等特点。 但伊拉克警察在

应对叛乱时的溃败说明,国际警察培训中心“流水线”式的训练模式难以适应伊

拉克复杂、严峻的安全环境。 直至过渡司令部的创立,伊拉克的警察培训才步入

正轨。 2004 年,过渡司令部接管警察人员的培训工作,成立“平民警察顾问培训

小组”(Civilian
 

Police
 

Assistance
 

Training
 

Team,
 

CPATT)对国际警察培训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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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训练提供系统性指导与“纠偏”。 平民警察顾问培训小组更重视警察战斗能

力的培养,新增战术训练、反叛乱作战、城市作战等进阶内容。 联邦警察的培训

则主要由意大利宪兵(Carabinieri)主导,侧重准军事化的执法模式,适用于更高

风险的安全环境。①

除军队与警察外,战后伊拉克还有设施保护局和边境执法部两种偏向安保

性质的机构,两者均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职责。 其中, 设施保护局

(Facilities
 

Protection
 

Service)不具备常规战斗能力,其主要任务是保护政府大楼、

水电站、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免受叛乱袭击。 边境执法部(Department
 

of
 

Border
 

Enforcement)负责边境巡逻、防范非法入境或走私行为的发生,具备一定的战斗

能力。 尽管两个安全机构并非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团体,但二者在伊拉克安全

局势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理应被视为安全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 1)。②

图 1　 2010 年伊拉克官方“安全力量”的构成与人数

数据来源: Anthony
 

H.
 

Cordesman,
 

Sam
 

Khazai
 

and
 

Daniel
 

Dewit,
 

Shaping
 

Iraq􀆳s
 

Security
 

Force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6,
 

2013,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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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官方数据的保密性与相关研究的匮乏,有关伊拉克安全力量的规模缺乏权威统计。
基于数据可靠性的考量,本文选取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对 2010 年伊拉克安

全力量的统计作为数据来源,该智库的成果曾被学术界与主流媒体广泛引用,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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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准官方“安全力量”的合法化

库尔德“自由斗士”与以什叶派武装为主体的“人民动员组织”被界定为准官

方“安全力量”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武装团体在打击“伊斯兰国”

等恐怖主义势力和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法律层面

获得了官方承认;另一方面,它们拥有较强的独立性,服务各自所属的政治团体

或宗教派别利益。

库尔德“自由斗士”(Peshmerga)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的库尔德民

族运动。 在库尔德语中, “ pesh” 意为 “ 在…之前”, “ merga” 则代表 “ 死亡”,

“Peshmerga”则通常被译为“自由斗士”“敢死战士”“直面死亡的战士”等。 1961

年 9 月,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爆发战争,库尔德“自由斗士”在这一时期正

式成立。 诞生之初,“自由斗士”主要由三大派别组成,即位于北部地区、由阿萨

德·侯谢维(Assad
 

Hoshewi)所指挥的部落武装;位于中部地带、由穆斯塔法·巴

尔扎尼 ( Mustafa
 

Barzani) 领导的部落与库尔德民主党 ( 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以下简称“库民党”)成员混编的军事力量;位于南部地区、由贾拉勒·塔拉

巴尼(Jalal
 

Talabani)领导的注重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动员的武装团体。① 1964

年,巴尔扎尼与塔拉巴尼因政治矛盾彻底决裂,后者率领着本派的“自由斗士”脱

离库民党,于 1975 年组建库尔德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以下简称

“库爱盟”)。 此后数十年间,库民党与库爱盟所领导的“自由斗士”为争夺库尔

德斯坦地区的主导权爆发多次内战。 直至美军入侵与伊拉克新宪法②颁布,两大

党派的矛盾才有所缓解。 自此,“自由斗士”在国家法律层面被正式承认,成为伊

拉克库区的核心安全力量。 除“自由斗士”外,库尔德自治区也部署了维护公共

秩序的地区警察,但规模较小且职能与“自由斗士”部分重叠。

现阶段,库民党和库爱盟所领导的“自由斗士”在编制、指挥与行动规划方面

都具有事实上的独立性,但在某些领域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自由斗士”中也存

在由两党联合指挥的部队。 “自由斗士”事务部对这些部队实行统一管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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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伊拉克宪法第 121 条第 5 款,“地区政府应负责本地区的一切行政事务,尤其是建立

和组织内部安全力量”。 参见“ Iraqi
 

Constitution,”
 

October
 

15,
 

2005,
 

https: / / presidency. gov. krd /
krp / uploadedforms / _IraqiConstitution_en. 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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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主权争议(如基尔库克归属权问题)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共

同任务。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库尔德自治区严峻的外部环境或外部大国的意志,

也会促成库民党与库爱盟之间开展合作①,共同的利益使两党合作成为可能。 截

至 2019 年,“自由斗士”中仅 4 万人受“自由斗士”事务部的统一管理,而分别由

库爱盟和库民党直接控制的“第 70 旅”和“第 80 旅”,总计人数可达 12 万。

“人民动员组织”在抗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 2016

年成为伊拉克的准官方“安全力量”。 2014 年 6 月,“伊斯兰国”组织在攻占摩苏

尔后,将其目标转向首都巴格达及西南方向的什叶派圣地纳杰夫。 伊拉克什叶

派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发布宗教法令,号召具有

战斗能力的伊拉克平民履行“圣战”义务,与伊拉克军队共同抵御“伊斯兰国”组

织的扩张。 也正是该宗教法令催生了“人民动员组织”这一武装团体。 “人民动

员组织”在作战过程中不仅为伊拉克军队提供了后勤与战场支援,各派还多次与

“伊斯兰国”组织直接交战,成功阻止了恐怖主义势力在伊拉克境内进一步扩张。

同年 11 月,伊拉克政府批准《人民动员委员会法》,将“人民动员组织”由民兵组

织转变为独立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合法“安全力量”,名义上隶属于内政部。 在

抗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过程中,“人民动员组织”展现出自身独特优势。 首先,该

组织服役机制灵活,允许成员自由流动,纪律要求相对宽松。 其次,“人民动员组

织”指挥官的领导风格大多基于个人魅力与实战经验,这对寻求精神偶像而非教

条式服从上级的年轻群体极具感召力。 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动员组织”的大多

武装团体都强调什叶派信仰与护卫圣地的理念,这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民众的意

识形态吸引力。② 上述优势使“人民动员组织”在反恐斗争中拥有较强的动员能

力和高于政府军队的战斗士气。

“人民动员组织”是呈现高度异质化、多元化特征的武装联合体。 截至 2018

年,“人民动员组织”内部共有 67 个什叶派团体、43 个逊尼派团体和 9 个代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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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族群的团体,其人数达到 16 万人。①
 

“人民动员组织”内部分化则主要表现为什

叶派团体所效忠对象的差异,其派别划分如图 2 所示。 一方面,有 44 个什叶派团

体追随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在军事和宗教事务上高度

依附于伊朗。 另一方面,有 17 个什叶派团体效忠于伊拉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

尼,并坚持伊拉克民族主义立场。 其余 6 个武装团体则选择跟随其他宗教领

袖。② 2020 年,随着亲伊朗派与本土派矛盾的不断激化,西斯塔尼最终将效忠于

自己的 17 个团体从“人民动员组织”管理体系中分离出来,划归为伊拉克国防部

管辖。 现阶段,亲伊朗派在“人民动员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影响力也由纯粹

的军事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 在 2018 年伊拉克议会选举中,隶属于“人民动员

组织”的巴德尔组织脱颖而出,其领导人哈迪·阿米里(Hadi
 

al-Amiri)牵头组建

的“法塔赫联盟”(Fatah
 

Alliance)在议会选举中所获议席数居第二位,为亲伊朗

派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合法渠道。③

图 2　 “人民动员组织”中什叶派的两大主要派别及其占比

数据来源: Abdu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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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伊拉克两大准官方安全力量库尔德“自由斗士”与“人民动员组

织”虽然获得了法律地位,但双方的军事行动不完全受政府管控,凸显了派系分

化所带来的安全力量整合难题,揭示出伊拉克安全体系的碎片化和外部势力渗

透等深层问题。

二、 战后伊拉克“安全部门”的重建

与“安全力量”类似,“安全部门”同样是国家防范、消除和打击安全威胁的关

键所在,是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伊拉克“安全部门”的定义,

学界尚无统一共识。 美国中将詹姆斯·杜比克(James
 

M.
 

Dubik)侧重于军事视

角,认为伊拉克“安全部门”主要是为本国安全部队提供常态化支持,包括财政拨

款、装备采购、人员培训等多方面保障的部委和高级军事指挥机关。① 哈希姆·

舒巴尔(Hashim
 

Shubbar)则认为,应对外部威胁的国防部与负责国内安全的内政

部是伊拉克的两大“安全部门”。② 美国智库布鲁斯金学会则将由军队、警察以及

指导他们的文职机构和相关部委组成的统一体视为伊拉克的“安全部门”。③ 总

体而言,学术界和政策界往往基于特定的研究取向来界定伊拉克“安全部门”的

内涵和外延,这些界定通常涵盖国防部、内政部与情报部门等主要部委。 “安全

部门”的概念与军队、警察等“安全力量”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着重强调国家的安

全战略、安全规划、安全制度、法律法规等,后者则是执行这些战略规划的武装团

体。 由此,伊拉克重建后的“安全部门”大体可以划分为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国防

部、内政部与情报部门,以及作为准官方“安全部门” 的“自由斗士” 事务部

(Ministry
 

of
 

Peshmerga
 

Affairs)与阿萨伊什安全局(Asayish)。

(一) 官方“安全部门”的重组

2004 年 3 月,联军当局颁布第 67 号法令,宣布正式组建全新的伊拉克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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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Ministry
 

of
 

Defense),任命阿里·阿拉维(Ali
 

Allawi)担任临时国防部长,直

接对总理负责。 按照联军当局规定,伊拉克国防部负责监督武装部队的政策执

行、财务管理、行政管理和后勤支持。” ①

国防部是一国军事管理体系的核心枢纽与顶层设计,其首要职能是在民选

文官领导人与武装部队的指挥体系之间构建特定的权力关系。② 在伊拉克,国防

部对军队的职能、部署与行动实行统一监督和领导。 为确保伊军应对外部威胁

的职能定位,国防部依据“军政分离”的基本原则,规定部门工作人员(无论是军

人还是文职人员)皆不能干涉国内政治,并对军队的履职情况进行直接监督。 担

任军队总司令的国家总理负责管理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则管理其下属的军队总

司令部,战地力量则由总司令部下属的地面部队司令部管理。③ 只有当地面部队

司令部下达上级指令后,伊拉克各地区的作战指挥部才会调动作战军队。 同时,

国防部还会确立统一的国家安全目标来统筹军队建设。 当恐怖主义势力猖獗

时,伊拉克国防部曾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目标。 在抗击“伊斯兰

国”组织期间,国防部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名为 “ 夸特 · 哈萨赫” ( Qwat
 

al-Khasah)的小型特种部队,其主要功能是对恐怖分子盘踞区域进行突袭、夺取、

清理等,展现出极强的针对性。④ “伊斯兰国”组织实体溃败后,伊拉克国防部又

将复兴本土国防工业定为新目标。 为此,伊拉克议会于 2019 年 9 月通过《军事工

业授权法》, 设立受国防部直接管辖的国防工业委员会 ( Defence
 

Industries
 

Commission),该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先进的国防工业基地,以满足军队的武

器、设备和弹药需求” ⑤。 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伊拉克军队已经配备了 6x6 轮式

VN22 装甲车、D-30 榴弹炮、Saqr-1 无人机等本土化生产的军事装备。 此外,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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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还负责制定具体的国防政策,指导本国军队发展。 2018 年,伊拉克国防部启动

“北约—伊拉克任务”(NATO
 

Mission
 

Iraq),从反腐败、法治、保护平民等多个方

面对本国军官进行系统培训。①

内政部作为负责伊拉克全国警务系统的主管部门,在本国警察的职能定位、

作战规划与人员训练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内政部规模

相对较小、职责范围有限,并不属于国家核心“安全部门”。 当时,处理国内重大

安全威胁的任务主要由萨达姆直接掌控的情报部门与共和国卫队承担,内政部

及其下属的警察系统则负责交通管理、居住证签发、工程监管等基础性工作。②

伊拉克战争后,联军当局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迫切需要,选择保留原有的内

政部门,并对其进行重大改组。 按照联军当局要求,调整后的内政部除负责民众

的日常社会事务外,还应在国内反叛乱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负责打击有组织

犯罪、强盗等行为。③ 至此,内政部在伊拉克国家安全领域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肩负起统辖国内“安全力量”、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使命。

战后伊拉克警察系统建设同内政部深度绑定。 为落实地方警察的服务职

能,伊内政部曾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出台《地方警察服务路线图》这一战略规划,旨

在规范地方警察的工作流程及提高服务效率。④ 内政部还创立社区警察分支,专

门处理家庭暴力、骚扰、网络勒索案件等社会问题。⑤ 伊拉克内政部的指挥链条

较为简单,呈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指挥结构。 伊内政部根据国内安全形势与

需求,对警察工作的具体内容进行统一部署或调整。 2024 年末邻国叙利亚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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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之际,伊拉克联邦警察便被内政部部署至边境地区支援执法部工作。① 此

外,伊内政部也会采取具体措施提高警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联合国的援助下,

伊拉克内政部于 2021 年设立六个“模范警察局试点”,以增加民众对警察的信任

程度。② 除警察系统外,边境执法部与设施保护局两支非常规武装力量同样隶属

于内政部,有时也与警察协同作战,共同执行各类安全任务。

除上述两大核心部门外,伊拉克还拥有若干特殊“安全部门”,如情报部门、

反恐部 门 等。 萨 达 姆 时 期, 伊 拉 克 的 情 报 部 门 被 称 为 “ 穆 哈 巴 拉 特 ”

(Mukhabarat),是一个庞大且错综复杂的安保体系,深度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③

美军入侵后,穆哈巴拉特难逃被解散的命运。

为有效获取并处理伊拉克的相关情报,美国中情局与英国情报机构联手组

建了伊拉克国家情报局( Iraqi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该机构成立的初衷是

协助以美英两国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开展军事行动。④ 2004 年 4 月 1 日,伊拉克

国家情报局正式成为该国的官方情报部门。 根据联军当局规定,伊拉克国家情

报局主要负责为本国政府提供关于恐怖主义、国内叛乱、毒品生产与贩运、间谍

活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组织犯罪等与国家防务或威胁民主有关事项的信息

情报。⑤ 仅在三年内,美国便向伊拉克国家情报局投入了近 10 亿美元的资金支

持,并试图借助该机构遏制伊朗在伊拉克日益扩张的影响力。⑥ 伊拉克国家情报

局工作人员仅负责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没有可调动的“安全力量”与实施逮捕、

拘留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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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反恐局( Iraqi
 

Counter
 

Terrorism
 

Service)则是该国另一个地位特殊的

“安全部门”。 与国家情报局类似,伊拉克反恐局独立于国防部和内政部运作,直

接向总理提供反恐政策建议。 伊拉克反恐局拥有属于本部门的“安全力量”,即

伊拉克特种作战部队( Iraqi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该部队规模与职能范围

较为有限,专业性更强。 伊拉克反恐局主要负责协调国内所有的反恐力量、制定

国家反恐战略、同其他机构协调开展反恐行动和战略规划、制定反恐目标的识别

与分类标准等。① 需要强调的是,伊拉克反恐局的成立存在较大争议,该部门同

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且至今仍未获得议会的正式批准,法律地位存疑。

综上,2003 年后伊拉克官方“安全部门”经历了全面重组。 一方面,国防部和

内政部作为该国的核心“安全部门”,分别负责规划军队和警察的建设方向、工作

内容与作战模式,主导本国军事和警务工作。 另一方面,当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和

地缘政治风险时,国家情报局与反恐局同样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职责。

(二) 准官方安全部门的重组

鉴于库尔德自治区的特殊地位,作为准官方“安全部门”的“自由斗士”事务

部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保护库尔德自治区的边界、领土和主权,并致力于保障库

尔德地区公民的安全与自由” ②。 早在 1992 年,库民党与库爱盟便达成共识,同

意将各自的“自由斗士”交由统一的“自由斗士”事务部管理,但 1994 年爆发的内

战阻碍了这一进程。 直至 2006 年 1 月,在库民党与库爱盟签署《库尔德斯坦地区

政府统一协议》后,“自由斗士”事务部才作为统一的“安全部门”重新运行。 直

到 2010 年 1 月,“自由斗士”事务部才组建了首支由两党管理的“自由斗士”统一

部队,并将其命名为区域警卫旅。 截至 2017 年,由“自由斗士”事务部直接统辖

的区域警卫旅共计 14 支,人数达 4 万人。③ 当前,“自由斗士”事务部的核心目标

是整合由库爱盟与库民党分别控制的第“70 旅”和“80 旅”,建立统一的、制度化

的库尔德军队。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内奇尔万·巴尔扎尼 ( Nechir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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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zani)曾多次公开强调,“所有‘自由斗士’都应在事务部的统辖下运作,其行

动受事务部统一领导和指挥” ①。 围绕这一目标,“自由斗士”事务部同美国国防

部签订了一系列谅解备忘录,旨在争取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计划于 2026 年完成

对第“70 旅”与“80 旅”的整合。 但总体而言,“自由斗士”的统一进程仍面临重

重挑战。 2022 年,“自由斗士”事务部声称要在一年内统一两党的武装力量,至今

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事务部统一管理的“自由斗士”,其指挥链条依旧按

照党派隶属关系构建,每支区域警卫旅的指挥官与副指挥官都分别由两党的代

表担任。② 这种“双领导制”安排同样不利于事务部的内部整合与团结,部队成员

通常会基于自身党派身份选择听从不同指挥官的指令。

阿萨伊什安全局是库尔德自治区的情报部门,主要负责“保护公民个人与公

共自由,保护机场、边境、水坝和与石油设施安全,收集有关内部安全威胁的信息

并加以应对,打击犯罪、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等任务” ③。 阿萨伊什安全局的工作

人员拥有逮捕和拘留人员的权力。 在指挥结构上,阿萨伊什安全局的领导向库

区政府总理汇报工作,并接受库区议会的监督。 阿萨伊什安全局的总部设在库

区首府埃尔比勒,分支机构覆盖库区所有省份。 这些分支机构在每个省的省会

城市与较小的城镇、村庄中均有分布④,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 与“自

由斗士”事务部类似,阿萨伊什安全局同样具有浓厚的政党属性,其内部存在库

民党与库爱盟之间的分化,两党甚至还在安全局内部保留了各自独立的情报

部门。⑤

综上,伊拉克境内影响力较大的“安全力量”与所属“安全部门”结构及职能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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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伊拉克主要“安全力量”及所属“安全部门”(2014 年至今)①

“安全力量” 名称 主要武装力量 战略目标与现状 所属“安全部门”

官方

“安全力量”
伊拉克

安全部队

伊拉克军队

(海、陆、空)
保卫国家主权;应对外部安全威

胁;最为核心的“安全力量”
国防部

社区警察 提供基本社区服务与民事执法 内政部

联邦警察
准军事化执法模式;负责应对叛

乱等高风险任务
内政部

设施保护局 保护伊拉克的重要基础设施 内政部

边境执法部 维护边境安全 内政部

准官方

“安全力量”

库尔德

“自由斗士”

“人民动员

组织”

70 旅
维护库尔德自治区安全;以库爱

盟的党派利益为主

80 旅
维护库尔德自治区安全;以库民

党的党派利益为主

统一旅

维护库尔德自治区安全;维护库

爱盟与库民党的共同利益(如基

尔库克地区归属)

哈梅内伊派

以什叶派为主;亲伊朗;2018 年

后开始作为政治派别参与政府

决策;

西斯塔尼派
以什叶派为主;反对伊朗干涉内

政

逊尼派 规模较小

少数民族团体 规模较小

直接服务于库爱盟

直接服务于库民党

“自由斗士”事务部

名义上属内政部,
实际上效忠于各自

的宗教领袖与党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三、 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重建的制约因素

当前,伊拉克政府内部分化、外部势力对安全重建的主导和介入以及地区局

势动荡,构成了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伊拉克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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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伊拉克国家情报局、反恐局与阿萨伊什安全局所拥有的“安全力量”编制规模有限,
保密性较强,本表未作具体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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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力量”和“安全部门”的掌控不足主要体现为安全重建的教派化、政治化与

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问题。 其次,美国的干预制约了伊拉克安全重建的自主性。

最后,中东地缘政治动荡同样对伊拉克的安全保障机制建设构成了潜在威胁。

(一) 内部分化制约伊政府对安全事务的掌控

力量分化的政府对“安全力量”和“安全部门”的掌控力缺失,是伊拉克安全

保障机制重建过程中所面临的根本性障碍。 伊拉克复杂的教派和族群关系使联

邦政府缺乏一定的政治权威①,削弱了国家的安全治理能力。 当一国政府无法独

立、有效地管理本国“安全力量”或“安全部门”时,国家预防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

力也将大打折扣。 伊拉克安全治理能力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安全保障机制的高度

教派化、政治化,以及库尔德地区的分离主义。

第一,“安全力量”与“安全部门”教派化削弱了伊拉克政府安全治理的合法

性与公信力。 2005 年 10 月 15 日,伊拉克举行全民公决。 在这一过程中,库尔德

与什叶派群体几乎全部支持新宪法,而逊尼派群体则一致反对。 参与伊拉克制

宪进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指出,由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

会”(Supreme
 

Council
 

for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
 

SCIRI)、“伊斯兰达瓦党”

( Islamic
 

Dawa
 

Party)与库尔德人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逊尼派政

党则被排除在外。 在最终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只有两名什叶派成员、两名库尔

德人与三名美国大使馆成员。② 由此可见,伊拉克的逊尼派政治力量自重建伊始

便遭系统性边缘化。 而由联军当局所推行的“去复兴党化”政策,导致原复兴党

的逊尼派军官或士兵陷入大规模失业的窘境。 这些被边缘化的逊尼派武装团体

由于无法被新政府所接纳,通常会拒绝承认重建后的“安全力量”和“安全部门”,

转而以叛乱分子的身份继续同政府作战。 在“伊斯兰国”组织最初领导层的 20

名核心成员中,有三分之一具有复兴党背景。③ 除军官外,大量逊尼派士兵也因

在战后失去收入来源而对新政府心怀不满,更易受到反政府组织的蛊惑而加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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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影、王林聪:《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3 期,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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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政府运动。

在什叶派、逊尼派与库尔德人三大群体中,唯有逊尼派缺乏能够代表其群体

利益的“安全力量”。 2007 年至 2008 年,以逊尼派民兵武装为主体的“觉醒运

动”(Awakening
 

Movement) 曾与美军、伊拉克军队协同作战,打击伊拉克境内

“基地”组织势力,并在这场反恐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于该组织的多数逊

尼派成员曾参与过反政府运动,伊拉克政府始终对该组织保持高度戒心。 马利

基在执政时期曾多次向美国承诺将吸纳“觉醒运动”成员,并保证在美军撤离后

继续向“觉醒运动”发放薪资。① 然而,2011 年美军撤出伊拉克后,马利基非但未

能兑现其整合承诺,反而通过强化什叶派在“安全力量”与“安全部门”中的比重

来巩固自身权力。 “觉醒运动”自此逐步走向瓦解,其部分团体甚至选择加入“伊

斯兰国”组织共同对抗中央政府。 与之相对应,以什叶派为主的“人民动员组织”

被伊拉克政府所接纳,成为该国准官方“安全力量”。 政策上的显著差异加剧了

逊尼派群体对中央政府的疏离和疑虑。 在官方“安全力量”内部,教派歧视现象

同样普遍存在。 在逊尼派人口占多数地区,一些军人会故意在制服和车辆上佩

戴或贴上什叶派标志,并公开参加什叶派的仪式活动,引发逊尼派居民的反感。②

此类教派歧视问题削弱了“安全力量”的整体战斗力。 在同“伊斯兰国”组织的战

斗中,曾出现大量逊尼派官兵逃离战场的现象。 在其看来,由马利基所主导的政

府对逊尼派群体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为这种政府牺牲生命毫无意义。③

第二,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重建易受到政治化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伊拉克

的政治治理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力与资源的斗争,“在该国近年的政治变革进程

中,各政治派别都试图扩大对国家主要部门、安全力量以及社会团体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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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提高自身权力地位” ①。 无论是“安全力量”还是“安全部门”,对政客而言都

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本。 例如,马利基曾创建“总司令办公室” ( Office
 

of
 

the
 

Commander
 

in
 

Chief),并任命其亲信担任该机构的主要成员。 通过这一机构,马

利基得以绕过国防部和内政部的常规指挥体系,直接对伊拉克的军队和警察实

施监督与调度,从而实现对“安全力量”的实际垄断。② 马利基还在全国范围内设

立“省级作战指挥部”等地方军事指挥机构,保证个人对地方军队的直接控制,以

巩固自身权力。 为获取更多政治支持,马利基通过任命“安全部门”高级官员,巩

固与官员之间的政治联盟。 迄今为止,安全保障机制重建的政治化现象依旧是

伊拉克“安全力量”与“安全部门”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现任总理苏达尼未滥用

权力操控“安全力量”,但“安全部门”的政治化问题仍十分严重。 “安全部门”高

级官员的选拔依然以政治背景而非专业能力作为主要依据。 在苏达尼政府中,

内政部由缺乏安全、警务与法律背景的传统军官阿卜杜勒·沙马里( Abdul
 

al-Shammari)领导,而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刑法法官哈米德·沙特里( Hamid
 

al-Shatri)则被任命为国家情报局局长。③ 这种人事安排将进一步削弱“安全部

门”的专业性与管理效能。

第三,联邦制在客观上助长了库尔德自治区的分离主义倾向,不利于安全力

量的整合。 实际上,伊拉克的联邦制并非公民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联军当局的

强行安排,库尔德人也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合作性民主。④ 从宪法层面来看,库

尔德“自由斗士”与“自由斗士”事务部确实可以被视为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的组

成部分,但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自治区的安全事务基本没有管控能力,“自由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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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政府军之间还曾多次爆发武装冲突。 在 2008 年“哈奈根事件” ①中,“自由

斗士”便拒绝了伊拉克军队要求其撤离哈奈根的要求,反映出中央政府与库区政

府在地区归属问题上的激烈矛盾。② 在击溃“伊斯兰国”组织后,获得美国支持的

“自由斗士”力量不断壮大,分离倾向也愈发严重。 2017 年 9 月 25 日,库区政府

就是否继续留在伊拉克或独立建国的问题举行独立公投。 伊拉克政府认为库区

的公投违反伊宪法,宣布公投无效,采取多项反制措施。 同年 10 月,伊拉克军队

在基尔库克地区同“自由斗士”爆发激烈冲突。

由此可见,伊拉克政府对“安全力量”的掌控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前提。

倘若中央政府失去对某些“安全力量”的实际控制权,掌握这些力量的地方政府

便会产生独立倾向,最终威胁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当前,库尔德“自由斗

士”与政府军队之间仍保持合作与对抗并存的关系。 2022 年 9 月,库区主席曾在

讲话中强调,“‘自由斗士’是伊拉克国防系统的一部分,必须与伊拉克军队一起

强大,两者在反恐等议题上的合作也应继续扩大” ③。 仅一年后,库尔德“自由斗

士”便同伊拉克军队就马尔穆克地区(Makhmour)的控制权爆发冲突,并导致人

员伤亡。④ 不仅如此,作为准官方部门的“自由斗士”事务部、阿萨伊什安全局与

官方“安全部门”基本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 这一特征反映了战后伊拉克联邦体

制对政府权威的削弱,随着“自由斗士”力量的持续壮大,政府对库区更难以实施

有效管理。

(二) 安全重建的自主性缺失

美国既是伊拉克安全困境的始作俑者,又是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重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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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奈根事件”是伊拉克中央集权势力与库尔德民族势力在有争议领土冲突中的个别事

件。 2008 年 8 月,位于哈奈根小镇的库尔德居民通过大规模游行示威,与“自由斗士”一道反对伊

拉克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最终迫使伊拉克军队从当地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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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与者。 美国的深度介入始终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伊拉克能够获得多少军

事援助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考量。①

特别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大幅缩减在伊拉克军事存在,“伊斯

兰国”等恐怖组织趁机扩张,严重威胁伊拉克尚未成熟的安全保障机制。 在这一

过程中,美国的战略调整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而非伊拉克的安全需求。 可以

说,美国的安全援助政策非但未能使伊拉克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反而使其陷入

“安全依赖”的恶性循环。 一旦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伊拉克完全撤出,亦或是大幅

缩减对伊拉克的安全援助,则极有可能出现叛乱或恐怖主义回潮风险。 但倘若

美国过度干预伊拉克安全事务,则会遭到“人民动员组织”亲伊朗力量的反对,同

样不利于伊拉克“安全力量”的整合。

当前,伊拉克政府逐步意识到独立与自主在安全重建中的重要性,并试图与

美国建立更为平等的安全伙伴关系。 2024 年 4 月,伊拉克国防部长萨比特·阿

巴西(Thabit
 

al-Abbasi)表示,美伊双方正决定将美国在伊拉克实行的“固有决心

行动”转变为可持续的安全伙伴关系,将分阶段撤离在伊拉克驻扎的 2􀆯500 名美

军。② 同年 9 月,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将于 2025 年 9 月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

务,但为在叙利亚继续开展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美军至少在 2026 年 9

月前都需保持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③ 考虑到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尤其

是在巴以冲突延宕、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升级、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

国的撤军承诺仍充满变数。

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的重建也并未脱离对美国的依赖。 一方面,伊拉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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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力量”与“安全部门”尚未成熟,无法独立、有效地发挥作用。 无论是军队、

警察,还是国防部或内政部的人员培训,都有美军的指导与协助。 另一方面,美

国还为伊拉克“安全部门”的官员提供制度化、系统化的培养方案。 例如,2023 年

8 月,伊拉克国防部便同美国国防部举行首次“美伊联合安全合作对话”。 双方在

此次会议上讨论了多项安全合作计划,包括美国为伊拉克军官提供更多教育培

训机会,开展教育交流和联合演训活动,加强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体制建设等。①

2019 年,美国司法部通过“国际刑事调查培训援助计划”,对伊拉克内政部的 32

名官员进行专业培训,用以提升伊拉克官员的个人技能、装备操作能力和专业知

识等。② 在武器装备上,美国通过“过剩防务物资” ( Excess
 

Defense
 

Articles) 计

划,以捐赠、出售等方式向伊拉克“安全力量”提供了众多武器支持,包括 300 多

辆防地雷伏击保护车( MRAP),以及装甲车、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OH-58

“基奥瓦”直升机等。③ 伊拉克至今仍是该项援助计划的主要对象。 在同“伊斯

兰国”组织残余势力的战斗中,伊拉克空军依赖美国先进的雷达技术来完成空中

监视与侦察任务。④ 由此可见,美伊两国的安全纽带依然存在,美国对伊拉克安

全事务的主导权短期内难以撼动。

此外,美国对伊拉克的强势干预进一步激化了“人民动员组织”中亲伊朗力

量的反美情绪,进而加剧了什叶派民兵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分化。 为遏制伊朗

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美国曾多次对“人民动员组织”发动袭击。 2019 年 12 月,美

军在对什叶派民兵实施突袭后,又通过无人机在伊拉克暗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苏莱曼尼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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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引发了什叶派民兵的强烈愤慨。① 2024 年 7 月,美国再次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

动空袭,造成 4 名“人民动员组织”成员死亡,伊拉克政府强烈谴责美国的暴力行

径,认为美国此举违反了双方联盟的使命与任务。②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

人叶海亚·拉苏尔(Yehia
 

Rasool)表示,美国的袭击坚定了伊拉克政府要求美军

撤出的决心,美军正逐渐成为伊拉克安全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③ 鉴于目前伊

拉克安全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伊拉克政府的要求并未产生实质性

效果。

面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与政府的掣肘难行,“人民动员组织”中的部分武装团

体采取独立的军事反制行动。 在 2023 年 10 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人民

动员组织”中的亲伊朗派便对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军事基地多次发动袭击,旨

在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④ 什叶派民兵与美军的冲突不仅影响了伊拉克国

内安全局势,还暴露出“人民动员组织”与中央政府在对美立场上的分歧,这一分

歧是伊拉克军队难以同“人民动员组织”实现整合的关键因素。

(三) 地区安全局势动荡制约安全保障机制建设

在地区层面,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并扩大至伊朗与以色列冲突,以及叙

利亚国内动荡加剧,伊拉克“安全力量”与“安全部门”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不断

增长。

其一,巴以冲突对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构成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作为准官方

“安全力量”的“人民动员组织”卷入哈马斯、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之中。 尤其是

随着邻国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急剧恶化,“人民动员组织”中的亲伊朗团体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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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袭击频率大幅上升。 “正义者联盟”、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等“人民

动员组织”下属武装力量,以协同作战的方式积极配合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上述

团体不仅是“人民动员组织”的组成部分,还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 Islamic
 

Resistance
 

in
 

Iraq)这一伞形组织的核心作战力量。 2024 年 5 月,包括“正义者联

盟”、真主党旅在内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使用先进的巡航导弹攻击以色列

的空军基地。 截至 2024 年 10 月初,该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次数已高达 47 次。①

同时,以色列也监测到伊朗正在利用其支持的民兵武装从伊拉克领土发起攻击,

并警告伊拉克政府必须对以“人民动员组织”为首的民兵武装进行控制。② 伊拉

克政府试图在冲突中扮演“协调者”角色,希望国内民兵能停止或减少对以色列

和美军事基地的袭击,避免以色列对伊拉克本土发动报复性打击。 在伊拉克政

府的努力下,真主党旅于 2024 年 1 月宣布暂停对美军的所有军事行动,其目的是

化解政府的尴尬局面。③

其二,叙利亚危机同样给伊拉克的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带来严峻考验。 2024

年 12 月,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haraa)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推翻了阿萨

德政权。 考虑到沙拉曾经的“基地”组织背景,伊拉克对叙利亚新政权始终持谨

慎态度,加强了对两国边境的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局势的动荡可能会给

“伊斯兰国”组织死灰复燃提供可乘之机。 伊拉克军队、警察加强了与边境执法

部的安全合作,共同承担起维护伊叙边境的重任。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阿卜杜

勒·埃米尔·亚拉拉(Abdul
 

Amir
 

Yarallah)证实了对边境执法部的增援,强调

“军队将不会允许外部势力对边境构成威胁” ④。 在大马士革陷落后,伊拉克内政

部长阿卜杜勒·埃米尔·沙马里(Abdul
 

Amir
 

al-Shammari)也派遣 150 名警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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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边境执法部的工作。① 其间,“人民动员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战指挥官

卡西姆·穆斯利赫(Qasim
 

Musleh)曾公开表示,“‘人民动员组织’已同军队、边

防、警察和内政部等安全机构建立了严谨、有效的协作机制,共同防范伊叙边境

的安全漏洞” ②。

除“安全力量”外,伊拉克国防部、内政部与国家情报局等“安全部门”也开始

加强彼此间的协调与配合。 叙阿萨德政权尚未倒台前,伊拉克国防部曾派遣装

甲车部队去支援由内政部所管理的边境执法部,增加位于边境地区的防御工事

和战斗部队,防止出现任何外部力量对伊拉克的渗透。③ 在伊拉克总理苏达尼的

主导下,伊拉克国防部长阿巴西还与国家情报局局长沙特里等官员共同发起成

立“伊拉克国家危机小组”,主要监测叙利亚的事态发展、拟定管理边境安全的措

施。④ 叙利亚危机要求伊拉克的安全保障机制进一步提升内部协调能力,以应对

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挑战。 正如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所指出,伊拉克目前正位

于两条道路中间,“一条是作为地区主要国家积极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另一条则

是集中国内力量来稳定本国安全局势,远离地区冲突”。⑤ 从当前形势来看,伊拉

克政府显然倾向于选择更加稳健的第二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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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在饱受战乱的伊拉克,安全是国家重建的保障,其他领域的建设需以国家安

全秩序的建立为前提。 本文在厘清伊拉克战后“安全力量”与“安全部门”组织架

构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重构的轨迹,这既是理解伊拉克安全

重建的重要路径,也是分析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必要途径。 伊拉克重建初期叛乱

频发与之后的“伊斯兰国”组织肆虐,充分暴露出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存在

深层次缺陷,面临安全治理能力薄弱、域外大国干涉、地区局势动荡等问题。

近年来,伊拉克政府仍不遗余力地进行安全重建,战后秩序逐渐恢复稳定。

“安全力量”与“安全部门”的重组和改革历经曲折与反复,但逐渐呈现出新的发

展态势。 在“安全力量”的现代化重构方面,伊拉克通过引进中国制造的彩虹-5

(CH-5)无人机、韩国的“清宫-2”(Cheongung-II)防空系统与 14 架法国“阵风”战

斗机等先进装备,显著提升了空军整体作战能力,与重建初期羸弱的空军力量形

成鲜明对比。① 在“安全部门”改革方面,国防部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后与内

政部建立了更加高效的安全协作机制,形成了内外兼顾、军警协同作战的模式。

总之,伊拉克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仍在持续推进,唯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安全力

量,并配以高效运行的安全部门,伊拉克的主权安全才能得到有效维护,以应对

复杂多变的安全威胁。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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